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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者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场有哲学，把握场有哲学的本质，要走“中道”。 中道在是打开场有哲学神奇之

门的钥匙，是把握场有哲学的关键（道枢、枢纽），是权能场有的运行之道，是场有哲学的最高原理（皇极大中），

是场有哲学的终极关怀之道（超切中道）。场有哲学——超切中道的哲学。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不约而同地形成

了中道观念，并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但除了中国而外，其他文明都没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

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态，构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国文明虽然走的是“中庸之道”，却在后来的发展中产

生了诸多问题。随着人类各个文明体系的日益接近，共同性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人类已经有充分的条件和绝对的必

要对不同文明的历史、现状进行比较认识和深层次研究，以促进文明构架根源性、历史性、理想性的自觉，并进而探

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世界文明的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景。中道观曾经作为人类不同文明早期文明的思想观念，作为中

华文明最富创造性的思想成果，一定会在这大开大合的文明格局变革中，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摆脱目前的困境提

供必不可少的有价值的指导。 

  [关键词] 场有哲学；中道观；文明格局 

  唐力权先生的场有哲学是继现代新儒家之后目前最有影响的沟通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超切”中、西、印乃至

世界哲学文化的自成一家的哲学思想体系。现代新儒家也是学贯中西，融通今古的，但由于他们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对

正统儒家文化生命花果飘零的悲苦意识，更有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担当意识，因此，他们便自觉地站在中国文

化的立场，儒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哲学文化来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和转换——这是其长，也是其局限。他们的历史贡

献大于思想贡献，这就是维系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延续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但正因为如此，使得

他们太执着而难于超越，基本上是沿着传统“接着说”，当然用的是现代学术思路和学术范式。立场和视角的局限，

使他们独立自足、超绝千古的创造性受到了限制。 

  场有哲学的出发点是西方哲学的，现代科技文化的，立场是自己的（即哲学家超越的主体），视角是中西包括其

他哲学文化的比较与融通，因此，他们的视野更为辽阔，思想更为自由，境界更为高远，即无传统之简洁粗疏，又无

近代以来的牵强拼凑，也无西方之枯燥难懂，而是汲取中西文化的精华，加以融通创造，构成了一种诗性与哲理水乳

交融的神奇美妙的哲学世界。所以，我认为场有哲学是当代最富创造性的哲学体系。当然，由于其有一套全新的、独

特的话语系统，也能够自成一家，自圆其说，但能否为训练有素的哲学家接受，能否为有兴趣的学人理解，能否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所借鉴，还得拭目以待。 

  如何更好地理解场有哲学，把握场有哲学的本质，我觉得要走“中道”。中道在我看来是打开场有哲学神奇之门

的钥匙，是把握场有哲学的关键（道枢、枢纽），是权能场有的运行之道，是场有哲学的最高原理（皇极大中），是

场有哲学的终极关怀之道（超切中道）。正如唐先生自己总结的：场有哲学——超切中道的哲学。 

  中道是贯通场有哲学的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断或续的线索，而且不是一条，不是直线，而纵横交错的网络。

场有哲学的构思、建立、完成，无不以中道为基本思路，基本思维方式。 

一、场有哲学中道观诠解 

  1、根身之“中”  

  根身是唐力权场有哲学最基本的一个范畴，简单的说就是指我们这能直立行走的身躯。唐先生由个体生命的成长

历程得到启示，通过反思中国古代文献和西方现代哲学，解读“泰古哲学”，来构建场有哲学。唐先生认为，“泰古

哲学”在本来的意义就是泰古人的“根身性相学”，即泰古人通过自我反省其根身生长变化的基本情状或性相而形成

的学问。泰古人以根身为出发点和宇宙开显的座标，构造其脚踏实地、顶天立地的哲学思想。人是不能离开他的根身



而存在的；一切思想都是人类以身起念，以念作茧的产物。[1]（自序）所谓“以身起念”，就是指人类根身直立起

来的时候，所见到一切的豁然开朗，并感受到一种“原始震撼”，并出于超切直觉意识，使人类意义世界得以开显。

他们所用的语言也是紧扣形躯而发的，并无任何抽象玄妙的地方。 

  唐先生是通过中国上古神化和《周易》的解读来说明根身在泰古哲学中的“中心”地位的。他认为，中国古代开

天辟地、盘古生其中的神话，表达的是人类精神意识由“潜”向“郎”的转化的历程。人类精神发展与个体意识发展

相似，是具有生命机能的。人类“精神生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根身在原始意识混沌中的突显——这突显的根身就是

‘盘古生其中’一语里的‘盘古’了。”[1]（P199）但包裹着盘古根身在其中的意识鸡子（即已经意识到根身的意

识）却是有我（根身）的了。不过这个“我”在混沌初开时还是一个即心即身的我——心身我，是精神生命的核心。

根身站直并且生长变化，就是开天辟地且天地也变化，于是从我来讲，有了“朗意识”；从天地万物来讲，就以根身

为中心得以开显。这种“朗意识”就是“大人意识”的开始。大人就是能够站起直立走路的人。[1]（P199-200） 

  唐先生继续解释开天辟地神话中“盘古”在自然生长中“一日九变”，顶于天，立于地，使天地逐渐展开的过

程。这一过程也是人类精神生命——道身的生长过程。他解释“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说：

“一”就是形躯本身，“三”就是站起来的形躯，“五”是正午与天地连成一线的站稳了的形躯，“七”就是甲骨文

“十”字，古文皆作“Ⅰ”，象征的是“十字撑开”的座标身。座标身所发用的已经是在主客对立的意义世界中委曲

承义的道身。有了道身我的确立才有精神生命的蓬勃发展。“九”一方面指形躯生长直立的过程，另一方面则代表这

生长过程的极限。成于五，处于九的根身就是“太极”，也就是“王”（神圣化了的根身、座标身）。[1]（P201-

202）王就是“大”，就是“一”，就是“道”，[1]（P272）这个“一”就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的“一”。所以，“一”就是“道”的核心，离开了“一”，“道”也就不成其为“道”。“道”就是原始的

“混沌”，“一”就是天地万物得以开显的核心现象。《庄子》云：“道通为一”，“一”作为“道”的中心，也就

是庄子思想中“道枢”的意思。“道”与“枢”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会直立走路、会说话、会思想的形躯。这具诚曲

能明能言的形躯乃是天地万物、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枢纽。[1]（P217） 

  唐先生还解释《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说，“太极”指的原是我们这具能直

立走路的形躯。“易”的概念原也是指我们这具形躯——能够屈伸进退、动静变化的形躯。“易有太极”就是说屈伸

进退、动静变化（易）乃是以直立的形躯（太极）为中心、为本的。而这具为“易”之本的直立形躯也同时是为形躯

所本或依形躯而有的一切相对性（如屈伸、曲直、上下、前后、左右、内外等等）的根源，此即“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两仪”原是指屈伸或曲直即我们形躯的两个最基本的仪态。由形躯之伸直则向上而朝天，形躯之屈或曲则向

下而接地，又引申出天地、乾坤的概念。天地、乾坤乃是一切相对性的根源。人的生活环境就是由乾坤（两仪）相反

相成的相对性决定的，宇宙间的一切名相也是通过乾坤的相对性而开显的，这就是“两仪生四象”的愿意。“四象”

也就是四方（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之象，它们是由直立的形躯决定的。《易传》以“四方”来指以形躯为中心的环

境。当人顶天立地般站立起来的时候，同时也是事物名相以他为中心在四周开显的时候。“八卦”的原义不是指八种

自然现象，而是指“八方”之象，即八方所垂之象。“八方”乃是指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

个方位之和。“卦”的愿意就是“挂”；“挂”在天地之间的当然只能是我们四周所开显的现象了。  

  根身从原始混沌中超脱出来，却又依存天地场有的无限背景，这一天、地、人一体相连的超切场面的确立乃是

“人性生命”的开始，也是“场有历史”的开始，或者说人的“存在”的开始——包括意义世界的开始、道身（精神

生命）的开始、问题心理性道术的开始、精神人格的开始，因此唐先生称此为人类的“核心现象”。 

  根身之“中”还静态或横向地体现为道身与器物之“中”。在根身之为座标身时，“道身我”确立，人的精神承

受和承担了世界的意义，挺立而为形而上姿态，就成为“形上身”。意义世界正是通过人的形而上姿态开显的。人的

道身或形上身尽管超越了自我或根身，但始终与后者不可分离，所以“根身”与“道身”是既超越又亲切不离的“超

切关系”，即道身起于根身的超越自身，但在超越中仍然与后者保持亲密不离的关系。道身与根身的超切关系乃是人

类一切意义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根源。[1]（P171-174）唐先生通过对《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的继续解读，认为《易传》里形上形下的分别在泰古语言里本来指的是形躯与器物的分别，但在精神生命发达之

后，形上形下已经转变为道身与根身器物的分别了。“形上”和“形下”中的“形”专指根身；形上与形下交接于

“形”：道身与器物交接与根身。在易学传统里，道身、根身与器物乃是一体相连的。[1]（P177）  

                    形上 ——道身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如右图的关系： 形（中） ——根身 

                    形下 ——器物 



  这里根身实际上就是道身与器物之“中”。如果给根身以限定，那么完全可以说它就是 “形而中”。事实上大

陆已有学者提出过“形而中论”[2]（P230-253） 

  根身还动态地或纵向地体现为“朝直用中”。 

  什么是“朝直用中”呢？这就是指根身朝直生长，终于能够顶天立地般的站立起来——这就是生生权能通过形躯

的自直行为。形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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